《蒙卦》所見的教育精神

何秀娟

摘要：本文依據《蒙卦》之象、義分析古代教育精神，由古人認知讀書求學的重要開始，下手時即要求幼童學慎始習；學生應宜尊師重道，老師亦要有專業修養和承擔。其於教如不善者，又輔以懲罰，助其有成，冀有助令彼免於日後更嚴重的懲罰，而歸結到「教，期於不教」諸義。

關鍵詞：變化氣質、因材施教、啟蒙養正、學慎始習、小懲大誡、教期不教

儒家《經》典最先從弘觀角度，談及教育的重要者，有《尚書．舜典》命契作司徒「敬敷五教」之文，繼之者是《孟子．滕文公》篇。其說主於人禽之辨，強調教育可以使人變化氣質，使人自別於禽獸之外。其從微觀的角度，注意到師生間的雙向互動，顧及學生反應，與師生之關係影響學生德業成就者，散見於《論語》的「因材施教」、「舉一反三」、「回也，視予猶父也」，與及《禮．學記》「善待問」等文。其中較全面論述，特別強調「啟蒙養正」，「果行育德」。孩童入學，下手即以端正思想，灌輸正確觀念為開始。既要求學生執經問難時的態度要謙虛恭敬，亦呼籲執教者上課前要做足準備功夫，以上諸說，要以《周易．蒙卦》最全面。篇中拿泉出以漸，比喻孩童智慧逐漸增長，掌教者宜擇善固執，啟蒙養正，為國家社會培育人材，明顯是儒學思想溶入《易經》之中，成為千古教育的指導思想。

當然，《蒙卦》通篇也不盡是討論教育的文字，筆者並不同意王弼全部從教育的角度去闡釋。研究《易經》固有從義理上說，但也要關注到「聖人設卦立象」方面，王氏學《易》主張掃象忘言，於是便從單一發展，無此掛慮。殊不知從卦爻的對應承乘之間，顯示出更為錯綜複雜人事關係。由於拙文只著眼於教育範疇，其不在本文探索之內者，亦略而不述了。

一、學以啟蒙，釋疑解惑

《彖辭》說：「《蒙》。山下有險，險而止，《蒙》。」這是從卦象中，寫狀人當遇上困難時的模擬。侯果說：

《艮》為山，《坎》為險，《坎》在《艮》下，故山下有險。險被山止，止則未通，蒙昧之象也。

《蒙》之上卦為艮[image: image1.jpg]


、為山，下卦為坎窞[image: image2.jpg]


；是借喻人進則受阻，退則困頓，遇險而茫然不知所措，韓愈《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》詩「雲橫秦嶺家何在？雪壅藍關馬不前」，最酷似之。

蒙又有初生、幼穉義。字當作「冡」，「覆也。」象人頭上帽有所冒覆、蒙蔽，視有所不明，此又兼生理、心理以言人之稚嫩、未成熟，與缺乏社會經驗言。一般解家多以蒙昧專指孩童幼穉階段，然而若非「生而知之」者，則蒙昧不通，遭遇困難而為之束手無策者，乃充斥於人生各個時期；若《乾》卦九二之「大人」與九三之「宗師」，均分別勉人以學聚、問辨、寬居、仁行，與及「進德修業」以期廣明德慧，處高位具經驗之人尚且受寵若驚，安不忘危，何況童蒙幼稚之人呢？《抱朴子‧勗學》言：
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，簸揚埃穢，雕鍛璞，讋鍊屯鈍，
啟導聰明，飾染質素；察往知來，博涉勸戒，仰觀俯察，於是乎在。
人事王道，於是乎備。進可以為國，退可以保己。是以聖賢罔不孜孜而勤之，夙夜以勉之，命盡日中而不釋，
飢寒危困而不廢。豈以有求於當世哉？誠樂之自然也。

葛洪指出，接受教育乃吾人進入社會前必經之途，藉以加強其融入並抗拒外界腐蝕誘惑的抵抗力，長保人性真純。所謂「受繩墨者無枉刳之木，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」，
其理甚正。大抵生人氣分，無論男女，要不外乎陰陽剛柔。茲從《太極》一圖，暨乎《易學》理論來說，縱使其人賦稟固多陽而剛，又或多陰而柔，其本身不失於柔又能剛，剛而能柔，終未至於純乎善抑極於惡。孟子主張性善，即是乾體；荀子主張性惡，正是坤體。根據上文所述，乾坤善惡俱為人之一體兩面，自不必執拗於人性善惡之爭。但《易》扶陽抑陰，教育之目的在導人向善，則孟子之主性善，與周、孔之意合。要是荀子之說行，則人之為不善，自可飾惡文奸，以謂得之自然，其流弊真難勝說！讀書求學委實是吾人與生俱來之需求，《中庸》開卷即言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」《郭店楚簡．性自命出》亦謂「性自命出，命由天降」，同樣把道德推溯於人性，把人性向上推源於天。凡天生者，皆有人性；既有人性，便有道德。追求學問道德乃合乎人性之本然。誠如《淮南子‧泰族訓》所謂：「入學庠序，以修人倫，此皆人之所有於性，而聖人之所匠成也。」子思替人所以求學行善之原因找出根由。可見向善修乃為天經地義，既謂之天命之性，即無惡義。儒家「人性論」，歸根究柢是正面承認人性本善。

正惟性善，於是人即有尋求真、善、美之本性，一息尚存，死而後已。特別於困蒙、疑惑之時，都有一種渴求亨通，解決問題的訴求。《彖辭》所謂：「《蒙》亨。以亨行，時中也。」《易》為卜筮之書，故由蒙昩求神決疑說起，以落實於童蒙求師由昩而轉明。「蒙亨」的「亨」，姚配中解為「嗜欲」，乃根據《蒙卦》象中的坎象為說。《坎》為通，為志，為「欲」。然「欲」非指物欲、私欲，姚氏指的，當是《論語》「我欲仁」之「欲」，亦即王弼之「願亨」，謂發心求知之「欲」。人由自覺其「不全不粹之不足」開始，無論老少，即須不斷學習，終身學習。《說苑．建本》記晉平公問師曠七十欲學，惟恐已暮。師曠安慰他「老而好學，如炳燭之明」，炳燭之明，當然不及少、壯時學之如日出之陽，如日中之光，但總勝過「與昧同行」。惟有學習，乃能變化氣質，化腐朽為神奇，有爾使愚而明，柔而剛，「復補前行之惡」；而遷善改過正屬下學上達的明證。《雜卦傳》言：「《蒙》雜而著。」蓋蒙又有雜義，謂駁雜不純，比喻人於成長過程中，有輾轉遷善與不善之可能，必須向老師「求發其蒙，則終得所定」（韓康伯語）。《說苑．建本》又說：

人之幼稚童蒙之時，非求師正本，無以立身全性。
夫幼者必愚，愚者妄行，不能保身。孟子曰：「人皆知以食愈飢，莫知以學愈愚。」故善材之幼者，必勤於學問，以修其性。

諸葛亮《戒子書》也說：

夫君子之行，靜以修身，儉以養德，非澹泊無以明志，非寧靜無以致遠。夫學須靜也，才須學也；非學無以廣才，非志無以成學。

讀書求學這是解決問題、困難的最好方法，諸葛公特別拿來訓斥他的外甥，充分體現長者對栽培後輩的情繫關懷。可見人生必須通過學習，兼且親師取友，才能有助發蒙辨惑。故學生興起了求學的欲望、求知動機，有志於「以亨行」之後，才有「可塑」條件；學者茍無此覺識，蒙氣不除；有此覺識，賴以亨通。教者即因應學者所需，養其所得之理，「教於可教時」，「因其欲達而一發之，迎正其心，彼將沛然而得焉」，
此即所謂「時中」、「志應」，孚其所契，互相配合，即能逐漸成長，臻於「利貞」。譬如醫生，所醫治之對象必有可生、求生之處，然後對症下藥；否則不能強求之起死回生，又或轉向醫生問責，乃不智之甚。同樣道理，所謂「先生」者，「先醒」也。其所教導之士，必然在知覺之中，又有更求致知之願望，始能發揮以先覺覺後覺作用。對於那好像喝醉了酒，又剛睡著的人，昏懜疲累，蒙之又蒙，就算聖人再生，也是為之束手徒然。
此種教育心得，前人早已識知。《大戴禮．保傅》曰：「習與知長（學習與心志同長），故切而不攘（親切不退）；
化與心成（教化與思想並進），故中（去聲）道若性（與生俱來），是殷、周之所以長有道也。」其後孔門「憤悱啟發」之法，
即於未知教之知的基礎上，再進一步拓展。當年「宰予晝寢」受到孔子嚴辭斥責，
原因不難理解。作育英材，固屬人師基本責任，但亦不能求之苛刻，將頑劣不可教者一一訓練成品學兼優學生。可見孔門雖倡有教無類，教育大門寬敞大開，然而成道由人，每人之成功與否，當有一定條件規範。正如《蒙》之卦象所示，二升五降，師徒溝通，是以有「亨」，且兩得「中正」；亦只有在二與五應、居中條件之下，才能象徵出師徒間之膠漆相合，魚水相得情況。

二、啟蒙養正，學慎始習

上言教與學者之間，需要雙向互動，下文又更言人師教授方法。《禮．經解》引《易》曰：「君子慎始，差若豪釐，繆以千里。」對於從事教育的工作者說，啟蒙養正，學慎始習，果行育德，都是作育英材的重要指標，其義偏重於「果行育德」一層。《象辭》說：「山下出泉，蒙。君子以果行育德。」虞翻解釋說：

《艮》為山，《震》為出，《坎》泉流出，故「山下出泉」。

姚配中曰：

蒙者物之穉，泉者水之原，故山下出水為蒙。

王弼曰：

山下出泉，未知所適，《蒙》之象也。

虞翻以物穉水漸訓蒙，王弼則以識淺智弱，無所適從作解，實則幼稚而蒙昧，作始甚微，《家語．三恕》：「夫江始出於岷山，其源可以濫觴。」有待後天悉心栽培。異日及其「涉於江而浮於海，望之而不見其崖，愈往而不知其所窮，……君自此遠矣！」（《莊子．山木》）。虞翻又解「君子以果行育德」句稱：

「君子」謂二，《艮》[image: image3.jpg]


為果，《震》[image: image4.jpg]


為行，育，養也。二至上有《頤》象[image: image5.jpg]


，故「以果行育德」也。

姚配中說：

《震》為行，其究為健、為決躁，故果（剛性）。育，養也。以陽養陰（柔性），故「育德」，所謂「養正」（作育英才）也。蒙者，物之穉，德之基，「果行育德」，蒙乃可亨。《孟子》曰：「凡有四端於我者，知皆擴而充之矣。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達。」

九二處《坎》[image: image6.jpg]


中，剛中，又居位《乾》（見《既濟》[image: image7.jpg]


配合八卦圖），故稱「君子」，人師也。二、三、四互《震》[image: image8.jpg]


，為行，為決躁（《說卦傳》），故「果」。二至上互《頤》[image: image9.jpg]


，為養，為育。二與五應，陽養陰，師育英才，故「育德」、「養正」也。引《孟子》者，勉人積極充拓，積少成多，初迷後得，所以亨通。來知德說：

泉乃必行之物，始出而未通達；猶物始生而未明，《蒙》之象也。果行者，體《坎》之剛中，以果決其行，見善必遷，聞義必徙，不畏難而苟安也。育德者，體《艮》之靜止，以養育其德，不欲速，寬以居之，優游俟其成也。要之「果之」、「育之」者，不過蒙養之正而已。

來知德解養、育，雖與虞翻謂出自之師、弟之教、受不同，然其分析「果行」、「育德」，所以為「養正」之方，在於老師對學生遷善徙義的訓練。家長們都明白，其子弟在學校讀書，未必能人人都能脫胎換骨，出人頭地；但作為父母，都期望老師至少可教會其子弟分辨善惡，學會循規蹈矩；課堂教習不單為知性灌輸，又兼顧學生德性培養。來氏闡明此一意識，最能嘉惠來學，義勝前賢。
三、尊師重道，利於教習

「尊師重道」，是我國傳統的美德。古人最重師承，言必稱師，著明所受來源；老師辭世，亦有心喪示哀。常言道：「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」，意思是把老師當作父親般尊敬。「回也，視予猶父也。」尊師是作為一個學生最基本的操守。「師嚴然後道尊，道尊，然後民知敬學」，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。」傳統的說法，老師代表著「道」，學生學的是「道」；知有「道」而不知尊師，可謂無本之學；來到學校讀書求學而不能尊師，又不能重道，而自以為有道者，又屬無根之談。無本無根，無法成為國家樑棟材具，也無怪乎今日社會道德文化的日益萎靡墮落，普遍群趨於競毛羽之輕，逐錐刀之末，若失操持。只有把握著「道」，才是深入人性的學問。《蒙卦．卦辭》說：

《蒙》。亨。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。初筮告，再三瀆，瀆則不告。利貞。　　
《蒙》之所以能「亨」者，固然是屬於師生兩人的心願，王弼所謂：「時之所願，惟願亨也。」此一心願，又必須通過師生之間的教與學的溝通、交流達致，否則便無法做到雙向互動的完成。故有相對一說者是：人之危機不在於幼蒙，而在於知蒙。比如愚而好自用之類，莊子所以有大惑、大愚者之終身不解、不靈說。
 

從上述所論，《蒙》[image: image10.jpg]


的卦象九二為「老師」，六五為「學生」，「二、五易位，以陽通陰，蒙氣得除，嘉會禮通，君子所以發蒙也，故『蒙亨』。」
此說承虞翻而來，彼謂：

「童蒙」，謂五，《艮》為「童蒙」，「我」，謂二也。《震》為動起，嫌求之五，故曰「匪我求童蒙」。五陰求陽，故「童蒙求我，志應也。（《彖辭》）」《艮》為求。二體《師》[image: image11.jpg]


象，《坎》為經，謂禮有來學，無往教。

蒙昧而願求亨，以期智類通達，不終於蒙，「此皆人之所有於性，而聖人之所匠成也。（《淮南子‧泰族訓》）」所謂「亨」，《說苑．雜言篇》引孔子的話稱：「故學者非為通，為窮而不困也；憂而志不衰也；此知禍福之終始，而心不惑也。」學校教育，不只為知識傳遞，同樣為德性薰陶；只有配合道德陶冶，才會啟發學生在處理問題時運用良知手段。孔子所言之「通」，不在於追求富貴事業之得失、成敗，而在於面對貧富貴賤死生禍福困擾時，恆保靜定凝重，以理性、道德來應大變，處大事；不光是從成敗功利上看事物。對於枉法的成功，予以勝之不武的訕笑；其於循義的失敗者，能有雖敗猶榮的欣賞。因而面對大是大非，不致貪生畏死，充詘富貴，遑遑所欲。使如周公遭狼跋之跲，依然踐履中道，「赤舄几几」。「此諸賢異士，本皆無知，但由力學而致。……學輒日賢，耕輒有收。」（《太平經》）

其言「匪我求童蒙」者，是站在老師的角度立論，上言九二為「師位」，九二處《坎》中，得陽剛之正，習教事；二至五互《師卦》[image: image12.jpg]


，為修道藝師儒之象。《乾鑿度》說：「坎離為經，震兌為緯。」故《坎》為經師以訓蒙。六五為學生，居上，為艮、為少男，而陽實陰虛，陽明陰暗，正為「童蒙」問津於師，祈求釐釋迷惑之象。老師謂「匪我求」彼，實乃應彼所求，《彖辭》所謂「志應」，老師肩負「蒙以養正」的神聖使命。不光是為了個人的毀譽，而是為國家，為社會培育人材，絕對稱得上是「聖功也」。《白虎通．辟雍篇》說：

天子之大子，諸侯之世子，皆就師於外者，尊師，重先王之道也。故《曲禮》曰：「聞有來學，無往教也。」《易》曰：「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。」

願學者自來，不願來者，教亦無益，顯示學者對師道、知識的尊重，且必須誠意才可。否則師徒之間便無法互相尊重，相互交流，達到「亨通」。故王弼的「惟願亨」，屬於不定之辭，能夠成願與否，端視學者態度的認真抑苟且。韓愈《師說》云謂：

古之學者必有師，師者，所以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
孰能無惑？惑而不從師，其為惑也終不解矣（此見亨之正、反義）。生乎吾前，其聞道也固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；生乎吾後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，吾師道也。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？是故無貴無賤，無長無少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。

「尊師重道」，是韓愈秉承「師嚴道尊」開拓「文以載道」的重要精神。而本卦《卦、彖》中的「初筮告，再三瀆，瀆則不告」，亦充分顯示這種必要，可從下列三方面理解：

1. 尊其所聞，虛心受教。
姚配中《周易姚氏學》引東漢．鄭玄曰：

亨者，陽也。筮，問也。瀆，褻也。互體《震》而得中，嘉會禮通，陽自動其中德施（去聲）地道之上，萬物應之而萌芽生，教授之師取象焉。脩道蓻於其室，而童蒙者求為之弟子，非己乎求之也。弟子初問，則告之以事義，不思其三隅，
相況以反解而筮者，此師勤而功寡，學者之災也。瀆筮不復告者，欲令思而得之，亦所以利義而幹事也。

《易經》雖不僅是一部「卜筮」的書，但從「卜筮」的角度說，「卜以決疑，不疑何卜」，《書》曰「女則有大疑，謀及卜筮」，在今日大多數人看來，卜筮是一種迷信的行為，不過，「卜筮」在古代確曾存有一定的意義，卜筮的傳統價值亦不容忽視。如謂「謀事必就祖，發政占古語」（漢．韓安國語）。卜筮在當時受到一定的重視，「雖有明知之心，必進斷其志焉，示不敢專，以尊天也（《禮記．祭義》）。」本身是一種謙厚表現，又要抱持「疑而筮之，則弗非也」的共識，需要莊重，不要當作兒戲。而「六、七、八、九」「四象」中的「六、九」，更被尊崇為「蓍之神」、「卦之神」，把「卜筮」提升到宗教的層次。假如「蒙昧」者要通過筮法來釋去疑團，指點迷津，彷彿「蓍神」、「卦神」就對他說：初來則告，若嫌初筮結果不理想而再三筮、濫問，或故意挑剔，顯然對「神明」不信任，又對所得回應不加思索，就屬於褻瀆，褻瀆則不告。
《史記．龜策列傳》的作者說得好：「君子謂夫輕卜筮，無神明，悖。」所以有告與不告的分別，要求那些來找蓍之神、卦之神的人，先有一股起敬起畏之心。從道教的宗教角度來說，這是一種「不言之教」。所謂「不言之教」，是要信徒必先服膺的一種共識，即是：凡跪在地上祈求神仙指引幫助的人，一定要本諸真誠敬佩，「不精不誠，不能動人」，一誠上達；必須認清的是，所求者必屬正人正事，神仙豈有助人為非，或者事事盡如人意？春秋時野心勃勃的楚靈王求得天下，卜之不吉，竟然投龜詬天，且大聲疾呼「區區而不余畀，余必自取之」（《左傳》昭公十三年），這樣的祈求態度不是費舉嗎？

時至今日，在課堂教學中，老師和學生之間，就好比「蓍神」、「卦神」與占事者相對而言。求筮與求師固有不同之處：求筮雖告之吉凶，至於何以吉，何以凶？其中許多道理，沒有說明，占者始終不能擺脫對神靈的依賴。求師雖不能預見吉凶，但老師可以曉諭以道理，啟發學生獨立思考，最終能自我解決問題，釋氏所謂「迷時師渡，悟時自渡」，兩家不無共通之處。尤其甚者，學者固不必把老師奉若神明，然而彼此之間互相尊重，仍然有其必要性。否則學生對於所學如同過眼雲煙，不能「謹司聞」，毫無得益。當中，有些學生可能對某些老師、某些學科「情有獨尊」，因而對其他老師彷彿「日進前而不御」，明有所不見，聰有所不聞，此《中庸》所謂「雖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」，於是老師「雖賢不能制不肖」。此從卦象的模擬，可以看出這種現象，崔覲說：

「初筮」，謂六五求決於九二，二則告之。「再三瀆」，謂三應于上，四隔于三（且應初），與二為瀆，故不告也。

來知德說：

我有剛中之德（指二），而五又以中應之（二、五相應，又居中），則心志應乎我，而相孚契矣，所以當告之也。……三則應乎其上，四則隔乎其三，與剛中發蒙之二不相應與？又乘陽不敬，則心志不應乎我，而不相契矣。既不相契而強告之，是徒煩瀆乎蒙矣，亦何益哉！

「告」，指二，老師；「不告」，指三、四，謂老師不去回應學生的提問。所以如此者，荀爽曰：「皆乘陽不敬，故曰『瀆』。瀆不能尊陽，蒙氣不除，故曰『瀆蒙也』。」同此說者有清．朱駿聲、李道平等。此從卦位之「乘剛」、「失應」，以見學生對師長欠缺尊重，甚或學習態度有乖，比如「問而不決，（不能）承間觀色而復」之類，所以老師也不之告了。

2. 學生從思考中學習，貴乎自得：

《禮記．學記》說：「善待問者如撞鐘，叩之以小者則小鳴，叩之以大者則大鳴。」意思是說，教者與學者之間，是雙向互動，並不會一下子將問題傾囊相授；必須先讓學生提出疑問，然後隨方曉答；有似撞鐘一樣，力少一點，聲音便小；力多一些，聲音便大；如果不去叩擊，自然就沒有回響了。準此，老師在回應學生的問題時，初時一下子不能說得太多，說得太盡；應該留有餘地，讓學生自行探索發掘，冀其繼志繼聲，以見慧命相續。《論語．陽貨》孔子曾說：「予欲無言！」蓋有見及宇宙間事物眾多，其理隨處流行，邇遠而難測，不能在語言上盡見，有賴學者本身發明、「自得」，
學生們單在老師傳授範疇上揣摩，不僅師勞生逸，同時可能對另外一些學生造成障礙。此說落實於培養學生主動學習、積極學習精神，異日有能獨立研究，與今世之「啟發式教學法」脗合。朱駿聲亦認同此說，曰：

卜筮不過三，故瀆則不告。語之而不知，雖舍之可也。……語之而知，則以語之者利之；不屑教誨，是亦教誨，
以不利利之。

同此說者，有俞琰《周易集說》。我必須指出，老師這種做法，並不是老師故意抬高身價、擺架子。相反，據先師唐君毅先生說：要是遇上真正好斯道的學生，即使前來聽課者只得一人，那老師也得把胸中的許多心思，傾囊相授，以免辜負知音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3. 老師要備課充足，不容隨手指劃。

王弼說：

筮，筮者，決疑之物也。童蒙之來求我，欲決所惑也。決之不一，不知所從，則復惑也。故初筮則告，再三則瀆，瀆蒙也。能為初筮，其唯「二」乎？以剛處中，能斷夫疑者也。

王弼掃象立義，其說蓋繼承鄭玄之說而稍變之，對於為人師長要求言：一是個人學養，與課前準備功夫必須充足，面對學生執經問難之時，不能口中雌黃，
模稜兩可。要準備充足，「射隼于高墉之上」，以免學生如問道於盲，重增其惑，謂之「瀆蒙」，則「瀆」又專誡「老師」切勿貽誤後學，與漢儒之說不同。另一是對學生指導方式，王弼在闡釋「利貞」之義時說：

蒙之所利，乃利正也。夫明莫若聖，昧莫若蒙，「蒙以養正，乃聖功也。」然則養正以明，失其道矣。
王弼謂養正以「明」失其道，然則養正以「蒙昧」，才是真正的「聖功」。所謂養正以「蒙昧」，並不代表愚民政策，或者坐視不顧。依孔穎達的發揮，目的亦在於「彰顯其德，苟自發明」，使學生自我發現其本來所「懷聖德」、「知其大小」、「所為」，孟子謂之「萬物皆備於我」，釋氏謂之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」，並且「識其淺深」，近似現代的「啟發式教學」。孔穎達更進一步指出，老師在回應學生問題固然要如干將、莫邪般「拂鐘無聲，應機立斷」，直截明快，即下文《大象》指的「果行育德」，不容「遲疑不定」。還要端視學生的「反應」而隨方曉答，切勿汲汲於「或以廣深二義，岐頭別說，或再或三」，反令「童蒙聞之，轉亦瀆亂，故不如不告也」。清楚要求教者與學者之間，是雙向互動。王弼提出之明、蒙，語、默四點教學主張，有合於孔門師生答問的傳統。推之孔門教學，以倫理陶冶為目的，以心理啟發為方法。《禮．學記》又言：

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爲人師，必也其聽語乎？力不能問，然後語之，語之而不知，雖舍之可也。

又曰：

君子之教喻也，……開而弗達，……開而弗達則思。

老師首先引起學生學習動機，使其有能自發、獨立研究，是王弼教學思想重心，簡而言之，此種教學目的，對於學者與教者之間，各有三種要求：

在學者方面：

（1） 有求知熱誠，促發心智活動（程子曰：「不待憤悱而發，則知之不能堅固。」）；

（2） 有表達願望，促進語言能力；

（3） 培養研究興趣，推理的方法，有能自發學習，自得不忘。

在教者方面：

（1） 智識類化之了解；

（2） 對學生個性之了解；

（3） 師、生間情感、興趣之溝通感應。

綜上所論，理想教育成果，不徒於知識灌輸與學業成績之提升，應包括學生品德陶冶及老師感召來學，有賴教者個人學養之外，亦要重視師生間互相尊重和情感交流，學以為己，教以為人，是同樣重要的兩種擔荷。

四、教如不善，輔以體罰

《蒙卦》對於處理學生德育問題，提出一個極敏感且具爭議性方法，就是體罰。在人權主義高漲的今天，犯錯受懲，不必限於體罰，然而適當的體罰雖然也未必不可行，但仍然有值得思考，與小心施行的餘地。
《蒙卦》初六爻辭說：「發蒙。
利用刑人，用說桎梏，以往吝。」虞翻說：

發蒙之正。初為《蒙》始而失其位，發《蒙》之正以成《兌》。《兌》為「刑人」，《坤》為「用」，故曰「利用刑人」矣。《坎》為穿木，《震》足、《艮》手，互與《坎》連，故稱「桎梏」。初發成《兌》，《兌》為「說」，《坎》象毀壞，故曰「用說梏」。之應歷險，故「以往吝」。吝，小疵也。

姚配中曰：「發者，由內達外之稱，謂伏陽也。《易》諸所云發，多以伏言，發亦即化。」《蒙》初陰居陽，失位，故宜「發」其伏陽，即陰變陽，從未知而使之知。初變，則下卦成《兌》，《兌》為毀折，故為「刑人」。《說卦傳》：「致役乎坤。」故「《坤》為用，利用刑人」。「桎梏」者，刑械。鄭玄曰：「木在足曰桎，在手曰梏。」《蒙》之二、三、四為《震》、為足、為木、為桎，上卦為《艮》、為手，《說卦傳》又云：「其於木也，為堅多節」、為梏。是手、足並繫桎梏之象。初變成《兌》，《說卦傳》：「兌，說也。」此讀作「脫」，故曰「用說梏」。「往」者，言任其率性而行，不予制止，則有咎，故借桎梏令彼返還於道。李道平說：

（《蒙》初與四應），四當求初，初不當往四，若歷坎險以往，必吝。《繫上》曰：「悔吝者，言乎其小疵也。」故云「吝，小疵也」。

《小象》又補充說：「利用刑人，以正法也。」

虞翻曰：

《坎》為法，初發之正，故「正法」也。

朱子曰：

發蒙之初，法不可不正，懲戒所以正法也。

凡事「禁微則易，救末則難」，「惟聖妄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聖」，
一念之間，可成善惡，《易》（逸篇）所說的：「正其本，萬物理；君子慎始，差若毫釐，謬以千里。」
所以道家也主張「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」，初下手即端正其思想概念。《文心雕龍》說的：「夫才有天資，學慎始習。斲梓染絲，功在初化；器成綵定，難可翻移。」
就是這種道理。方蒙昧犯錯、背義之時，未知思憂，屢勸不悛，若再姑息「以往」，則吝矣。《下繫》第五章孔子曰：

小人不恥不仁，不畏不義，不見利不勸，不威不懲。小懲而大誡，此小人之福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屨校滅趾，无咎。」此之謂也。

聖人洞悉人性不齊，因材施教，有需要「戒之用休，董之用威」。
譬如初六之不中不正，便要借助「鞭作官刑，扑作教刑」，
「夏、楚二物，收其威也。」
利用「情智」的「威」，進行小懲大誡。小懲，謂桎梏、屨校滅趾之薄懲；大誡，謂使小人知過而改，不致泥足深陷，故言「利用刑人，以正法也」。《呂氏春秋．蕩兵篇》：「家無怒笞，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。」
《史記‧律書》：「教笞不可廢於家，刑罰不可捐於國，誅伐不可偃於天下。用之有巧拙，行之有順逆耳！」古人對於行使體罰的意義顯然異口同聲表示贊成。由幼時輕微責備，使其脫免於日後社會「屨校滅趾」以至於「何校滅耳」等等刑責，孰優孰劣？婦孺可辨。此說，《顏氏家訓．教子篇》申之最詳，曰：

生子孩提，師保固明孝仁禮義，導習之矣。凡庶縱不能爾，當及嬰稚，識人顏色，知人喜怒，便加教誨，使為則為，使止則止。比及數歲，可省笞罰。父母威嚴而有慈，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。吾見世間，無教而有愛，每不能然；飲食 運為，恣其所欲，宜誡翻獎，應訶反笑，至有識知，謂法當爾。驕慢已習，方復制之，捶撻至死而無威，忿怒日隆而增怨，逮于成長，終為敗德。孔子云：「少成若天性，習慣如自然」，是也。俗諺曰：「教婦初來，教兒嬰孩。」誠哉斯語！ 
初歸新抱，落地孩兒，以為人於童蒙渾沌之時，即應灌輸正確觀念，提出明確要求，否則慣性接觸那些異端乖僻之說，習非成是，到頭來聽到大義正論，反而覺得排斥刺耳，格格不入。《顏氏家訓．教子篇》引孔子云：「『少成若天性，習慣如自然』，是也。俗諺曰：『教婦初來，教兒嬰孩。』誠哉斯語！ 」《易經》言事物發展一般都是由近而遠，由卑而尊，積漸成多。戒人納其基，絕其胎，能夠防微杜漸，謂之見幾。《後漢書．王丹傳》記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，丹子準備結侶前往弔慰，竟遭到王丹怒撻，命令兒子只寄贈縑帛相弔作罷。人問王丹背後的原因，他說：「交道之難，未易言也。世稱管﹑鮑，次則王﹑貢。張﹑陳凶其終，蕭﹑朱隙其末，故知全之者鮮矣。」推之丹子結伴前往弔唁之人，初時未必為深交；第千里弔喪，情誼為之一變；既為深交，就要善始善終；但王氏以為：要是對方為權勢之士，則其子便有趨炎赴勢之嫌。從他「交道之難」的經驗看來，以利交始者，亦以利交終，異日難免凶終隙末。何況利交必生仇隙，知為釁梗，所以王丹撻子之輕以威之，免貽日後之禍，丹之教子，用心可算良苦。

通觀《蒙卦》初六一爻，由「發蒙」成《兌》開始，雖見「桎梏」、笞杖、鞭朴等辭，但義主「解脫」；不求懲罰，重在啟蒙。故言「辟以止辟」，
「刑期無刑」，
恩威並施，教而能愛，聖人用心可見。時至今日，懲罰固不必限於體罰，此禮以義起，通人先達其變；而獎勵優於於懲罰，是不易事實。然而愛而知其惡，父母師長對於行偏差子女學生，用情智為之節文，助其遷善，以免日後其遭受更大痛苦者，此亦近代中國教育家葉聖陶所主張的「教，期於不教」之意。

結語：

從上文所述，獲見《蒙卦》揭示了人生四個開始：

1、 讀書求學，為開啟民智，由愚轉明的開始。

先聖哲賢勸人讀書，見於《論語》開卷即有《學而篇》，勉人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！」它如《禮記》「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學，不知道」，曉人要作品質上的提升。至於《幼學詩》中，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，「滿朝朱紫貴，盡是讀書人」等句，宋儒雖嫌其說得功利，然核諸今日讀書可以改變其社會地位之說，未嘗有牾。除非是文化解體，又或執政者推行愚民政策的年代，否則一定大力提倡教育，叫人為學入德。證之二次大戰戰敗後的日本，在重建國家的項目當中，投資最大的，還是教育經費。一個真正富強的國家，不在於船堅炮利，而在於普遍國民的知識水平的提升，暨乎人格的確立。非徒靠物質文明追上西方科學即可，必須要正人心，重建民族道德，鼓舞精神，才能扭轉氣運。衣食足然後知榮辱，寄望國計民生溫飽之後，德教又隨之大行，那就好了。

2、 學慎始習，為培育童蒙幼稚具備正明識見，慧目肅清的開始。

《蒙卦》所言的「山下出泉」，從泉出以漸，比喻幼童初學的情況，類似今日的學前、幼稚園教育。過去對於這一階段的教育，無論司法當局，以至師資的要求，課程的制訂等等，都掉以輕心。幼師資歷，遠遜於一般先進國家水平。其實這是專家事業，需要嚴格要求。筆者從幼童執筆寫字的姿勢，執箸進食的儀容，乃至於思言行為的表現種種。關係到家庭教育、學前教育的下手功夫，正如孔子所說，「少成若天性，習慣如自然。」凡事以先入為主，下手時學得好，當然可喜，否則要是重新學習，就不是易事，故此，學前教育，不可不慎。可喜的是，目前國內至2000年已有60%幼兒老師具備幼兒師範學校或以上學歷，當中上海、天津等地，幼兒師範學校已改制為大學；至於台灣的起步更早，在94年公布師資培育法，幼師資格，已提升至大學水平，等同小學教師，並進一步開始為幼師提供在職碩士進修課程。隨著國民教育的普及與質素不斷提升，相信在不久將來，國民的德智水平定會日益提高，對國家民族所作貢獻亦會更大。

3、 尊師重道，為興讓與建立正確人生價值觀的開始。

上言老師乃宣揚德性與知識的教育工作者，尊重老師，除了是一種學習對父母以外的人尊重之外，也是對其所傳授知識的重視的表現。作為做人的基準，不能只知有自己而不知別人，知有個體而不知有群體。由個人敬人興讓，擴充至把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近，畢竟是一種利人利己的美德。《蒙卦》所言老師所教的知識，不離於「非堯舜之道，不敢陳於至前」的道德擔荷。學生信服老師的教訓，有能令其變化氣質，化腐朽為神奇，使其確立高尚人生觀，與理想生活的情操，當然能夠啟人心志，導人向善的教育了。

4、 恩威並用，為端正學童人格制行的開始。

《易經》言事物的遞變，往往由微而顯，由小至大，由輕而重，由近而遠。譬如說惡習的增長，會以「履霜堅冰至」，以至臣弒君，子弒父。反之，積德行善，福亦有餘；又謂「利有攸往，剛長乃終」，都是積之以漸，非一朝一夕的事。教育事業的成敗亦屬如此，「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」，栽培灌溉，耗力需時，必須從根本源頭處認真做起。「現代青年，不難於追求外在智識，而難於處理內在性情。由於缺少了聖哲風範的薰陶，或則衝動暴戾，流為憤怒；或則矜誇自大，流為狂妄；或則色取行違，流於虛鄙；或則消極悲觀，流於頹廢。」
像這些人等，並不是天生性惡，只是缺少了禮義正善的教化，以致放縱胡為，乃至於不可收拾耳！若其自小在家庭時有家法的教導，入學校後又有《孝經》、《四書》等涵養之，以激發他們的善心正氣，則雖屬中人，亦不肯為非；如果是才質美好的，將成為賢士君子了。所以要消除社會的乖風，移風易俗，除了家庭和學校多提倡一些我國的聖賢經教之外，對於小孩子行為的表現，亦宜多加留意。其品行端正的，當然給予鼓勵；至於犯了過錯，又屢勸不悛的，就要酌情給予處罰，這也是目前一些西方國家，比如英國，加拿大的家長要求學校制訂指引，行使適量體罰的原因。處罰不一定是體罰，它總的也是教育的一部份。人能通過教育之後，自覺地抗拒外來的腐蝕與侵蝕力，固然是一種積極正面的罪惡阻截方法；要是由於畏懼受罰而不敢作奸犯科，也是一種消極負面的罪惡阻截力量。根據專家的意見：懲罰幼童，雖然帶給他痛苦難受，但為的也是令其避免異日遭受更大痛苦難受。然而又有一派認為：濫用體罰，可能導致兒童日後只知以暴力解決問題。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，符合《易》學「聖人順以動而民服」（《豫卦．彖辭》）的主張，本著《尚書》「祥刑」（《呂刑》）的精神，「體罰」教育未嘗不可善加運用。

以上數點，膚淺見笑，其有言有未盡，見解錯誤者，祈請方家不吝修瑕指正為荷。

� 作者簡介：何秀娟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（沙田分校）設計系高級講師。香港室內設計師協會董事及教育委員會主席。英國特許設計師協會資深會員。


� 讋，音摺，動詞。謂懼之，沖激之。屯，通迍，迍邅，思想遲緩，蔽塞。；鈍，刀鋒不利。屯鋒，引申為鈍根質魯之人，亟需恐懼沖激而後開通者。


� 此四句，蓋謂世間事物無一不是學問，處處可以悟道。


� 見王充《論衡．別通篇》。


� 《抱朴子‧崇教》文。





�《孝經》：「立身行道（處世行道），揚名於後世（名，令名）。」


�《東坡易傳》卷三。 


� 荀爽曰：「二與五，志相應也。」


� 攘，驅逐、排斥。《史記．李斯傳》：「外攘四夷。」諸葛亮《出師表》：「攘除奸凶。」蓋智慧未達，未可與語。


�心求通而不能謂之憤，口欲言而不達謂之悱。啟，猶發，即開也。互文見義。


�事詳《論語．公冶長篇》。


�《孟子．公孫丑上》文。 


�《莊子．天地篇》文。 


�本姚配中說。


�《論語．季氏》孔子曰：「生而知之者，上也；學而知之者，次也；困而學之，又其次也。困而不學，民斯為下矣！」《中庸》：「或生而知之，或學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，一也。」 





�《曲禮上》曰：「禮聞取於人，不聞取人。」謂從別人處學道，不因其人的貧富貴賤而取人。


�《論語．述而》子曰：「不憤不啓，不悱不發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」


� 同上注2引。


�《禮記．表記》云：「無辭（朝聘會聚，欠缺議題），不相接也；無禮（無見面禮），不相見也。欲民之無相褻也。」《荀子．勸學》：「問楛（音苦，非禮、濫惡之問）者勿告，告楛者勿問（過問）也。」又《儒效篇》：「諸侯問政，不及安存，則不告也；匹夫問學，不及為士，則不教也。」俞琰《周易集說》：「瀆，與《少儀》『毋瀆神』之瀆同；不告，與《詩．小旻》『我龜既厭，不我告猶』之義同。初筮則其志專一，故告；再三則煩瀆，故不告；蓋童蒙之求師，與人之求神，其道一也。」


�語出《孟子．離婁下》。


�《孟子．告子下》：「孟子曰：『教亦多術矣，予不屑之教誨也者，是亦教誨之而已矣。』」


�事詳《晉書．王衍傳》。


�語出《漢書．汲黯列傳》。發蒙，謂披揭幕蓋。蒙，字當作「冡」，「覆也。」


�《書‧多方》文。


�《漢書．東方朔傳》、《後漢書．范升傳》。


�《文心雕龍‧體性篇》文。《司馬溫公書儀》四引《顏氏家訓．教子》曰：「『教婦初來，教子嬰孩。』故慎在其始。」


�《書‧大禹謨》文。休，美也。董，督也。《漢書．叙傳》：「雷電皆至，天威震耀，五刑是作，是則是效，威實輔德，刑亦助教。」


� 扑，《說文》無，本作。


�《禮‧學記》文。《說文》：「檟，楸也。」夏乃檟之借字。


�《廣韻》：「豎，童僕未冠者。」


�《書．君陳》文。


�《書．大禹謨》文。





�先師蘇公文擢教授〈《論語》與青年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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